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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娇龙游泳馆是一个高档的露天游泳馆。 花美丽和琼斯坐在一把遮阳
伞下，两人穿着泳装披着浴巾。 花美丽穿的泳装还是比较保守的一种，琼斯
穿得稍微现代一些。 时针指向两点。 花美丽：“我这泳装还靠谱吧？ ”琼斯：
“靠谱。 它真实地出卖了你的年龄。 ”花美丽：“我还带了一套，要不要到更
衣室去换一换？ ” 琼斯眼神掠过入口：“来不及了。 ” 花美丽：“我腿脚利
索。 ”琼斯：“利索也不行。 因为第一个人已经来了。 ”花美丽下意识地把浴
巾往上提提，转头看去，不禁皱起了眉头———游泳馆入口处，一个穿着泳裤
披着浴巾的臃肿的男人走了过来。

花美丽看到对方是个臃肿的男人，失望地收回目光，不禁有些泄气，紧
张的情绪倒放松下来：“幸亏不是真相亲。 否则我就跑了。 ”琼斯：“四十多
的女人，就别当外貌协会的会员了，还是要看其他硬件。 ”琼斯站起来将那
个男人招呼过来：“周先生您好，这是花女士；花女士，这是周先生。 你们先
聊。 天太热，我下去游一会儿。 ”说着走到水边，一头扎了下去。 花美丽和周
姓男人互相打量。

花美丽：“周先生，咱们不绕弯子，直接聊吧，您为什么愿意干这事？”周
姓男人：“……挣钱。 ”花美丽：“您想要多少？ ”周姓男人吭哧着：“嗯，嗯
……低于十万不干。 ”花美丽心里有了数，知道要得少的比要得多的更不靠
谱。 花美丽：“明白了。 周先生，您要想游泳就游一会儿吧。 ”周姓男人：“我
不会凫水。 ”花美丽：“我的意思是，咱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周姓男人愣
住：“这就完了？ ”花美丽：“完了。 回头我让中介通知您。 ”周姓男人：“那
到底是行还是不行啊？ ”花美丽：“您现在就要答案的话，那就是不行。 不瞒
您说，您要得太少了。 您还不懂行市，我不敢跟您做这个买卖。 ”周姓男人：
“要得少不好吗？”花美丽：“一架火箭三百块钱卖给你，你敢要吗？”周姓男
人：“这是一回事吗？ ”花美丽：“一回事。 ”

周姓男人站起来沮丧地要走，但又不甘心，于是走向泳池，自己念叨：
“门票老贵的，怎么着也得泡个澡！”花美丽听着皱了皱眉头，却忽然听见身
后扑通一声，接着周姓男人发出一声大叫———“救命！”花美丽回头一看，大
吃一惊———周姓男人掉进了深水区，胡乱扑通，大喊救命，一口水呛住了他
的喉咙，挣扎了几下沉了下去。 花美丽站起来大叫：“琼斯！ 琼斯！ 救生员！
救生员！”琼斯游向出事地点，花美丽也一跃入水。花美丽、琼斯和救生员捞
起周姓男人，把他往岸上托。琼斯问花美丽：“什么情况？他是要自杀还是要
游泳？ ”花美丽：“泡澡，他是想泡澡。 ”

岸边，周姓男人直挺挺地躺在岸边。 救生员对其进行压胸、按人中等急
救动作。花美丽和琼斯紧紧地手握着手，眼巴巴看着，生怕抢救失败。花美丽
着急，对救生员：“人工呼吸！ 你对他人工呼吸啊！ ”救生员：“别嚷嚷！ 还不
到那一步！”“噗”地一下，周姓男人终于吐出一口水来。 花美丽：“活了！ 活
了！ ”说着一把抱住琼斯，两人紧紧拥抱。 花美丽：“哎哟我天！ 咱俩真是命
大啊。 ”岸边，周姓男人走后恢复了平静。 一顿折腾后，时针已指向三点。 遮
阳伞下，花美丽和琼斯惊魂甫定相互后怕地看着。 花美丽：“……要刚才呛
死他，咱俩现在就是坐在局子里。 ”

花美丽：“等下一个来了，我一定先问他会不会游泳！”这时忽然他们耳
边响起一声问候：“你们好！ ”花美丽浑身吓得一哆嗦，转头看，一个男人已
经大步流星走到他们跟前。 双方互相做过介绍，琼斯说：“你们先聊，我下去
游一会儿。 ”起身一头扎进水里，出水入水的瞬间观察着岸边花美丽和钱姓
男人的情况。

花美丽还心有余悸，问：“钱先生，您会游泳吗？ ”钱姓男人一愣：“会。
我后海长大的， 那里的鸭子都认识我。 ” 花美丽松了口气：“那我就放心
了。”钱姓男人疑惑：“怪不得选这儿见，难道咱们这事儿跟游泳跟水啥的还
有关系？ ”花美丽：“那倒不是。 咱开诚布公吧，钱先生，这事您想要多少
钱？”钱姓男人：“一百万，税后。”花美丽瞪大眼睛望着钱姓男人：“钱先生，
您真是没亏待您‘钱’这个姓啊。 ”钱先生：“我还没说完呢，三年中间咱俩
尽量不见面，但如果有事要见，每见一次你得向我支付至少一千元人民币。
特殊情况另议。 ”

花美丽：“价钱还有得商量吗？ ”钱姓男人：“我如果只要你十万，你敢
跟我做这交易吗？ ”花美丽：“不敢。 ”钱姓男人：“对啊。 一分钱一分货。 我
是个优秀男人，找着我你就算找对人了。 ”花美丽：“找对人钱也得合适不
是？”钱姓男人：“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你遇见我就是螺丝遇见了螺母，
能成，你就已经赚大发了。说实在的，要不是买彩票我落下了亏空，这好事也
轮不到你头上。 所以，价钱方面没得商量。 ”

花美丽惊讶：“你赌博？ ”钱姓男人：“不是赌博，是博彩，国家允许的。
这是一种关于概率的艺术。很多人误解了博彩。”花美丽：“不就是投小头赚
大头嘛，我懂。”钱姓男人：“今儿我不想跟你探讨博彩。但我也必须告诉你，
如果咱们交易达成， 还得定一条特殊协议， 那就是我以后博彩博成亿万富
翁，你不能来跟我分钱，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因此我不能不防。 ”花美丽：
“合着要成了，你是要拿我给你的钱去赌啊？ ”

闪婚闪了眼

假结婚真砸钱

高考钉子户
烈日灼人。 虽然抹了厚厚的防晒霜，但是太阳的热

力还是穿透了皮肤，将刘琼斯烤得烦躁不安。 这时她站
在一所高考考场的警戒线外， 在她身边站满了同样烦
躁不安的家长们。 明年绝对不来了！ 琼斯恨恨地想，但
随即她又想起，去年和前年的此时此地，自己也发过同
样的誓言，但今年还是来了。 真蠢！ 琼斯边骂自己边烦
躁地掏出手机看时间，这时她手机却响了，是刘得意打
来的，接通：“喂，二哥。”刘得意：“我必须马上见到你，
出大事了。”琼斯：“我在外地呢。最早也得晚上才能回
去，电话里说吧。 ”刘得意：“我怕惊着你。 ”琼斯：“你
惊着我不是一次两次了。我挺得住。”刘得意：“你嫂子
要跟我离婚！ ” 琼斯：“她又想通过离婚达到什么目
的？ ”刘得意：“这次她不想达到什么目的，离婚就是最
终目的！ 她以前都是假动作，但这次她是真想把我当成
一个铅球扔出去！”琼斯一愣，稍顿了一下：“来真的？”
刘得意：“真真儿的！她现在就差最后那一下发力了。你
赶紧回来帮哥拿拿主意。我招架不住她！”琼斯：“那晚
上我回去找你见面聊吧。 ”

琼斯挂了电话，内心更加烦躁。 这时旁边一个憨憨
的不开眼的男家长过来搭讪：“哎，您好，您里边的是儿
子还是闺女啊？ ”琼斯正烦着呢，又被人当成陪孩子考
试的家长，禁不住火冒三丈：“什么眼神啊你！里边考试
的人是我姐知道不？！”此人憨得有点二：“知不道！”琼
斯气得转身避开了他，焦躁地看手机上的时间。

琼斯等的人是她的好朋友花美丽。 此时四十岁的
花美丽正坐在年轻的考生中间考试。 她戴着眼镜和棒
球帽，打扮得很严实，坐在一张考桌前努力答卷。 花美
丽聚精会神，答得很认真。 监考老师在课堂里转悠，觉
得花美丽眼熟，禁不住老打量，每当她转悠到花美丽桌
旁时，花美丽都小心地把自己的名字盖住。 实际上监考
老师是花美丽的初中同学，花美丽早就认出了她，但却
不想让她认出自己。 监考老师也不敢打扰考生，只好不
断有意无意地观察。
结束的铃声终于响了。 考生起身陆续涌出考场，花

美丽也交上试卷低头往外走， 监考老师急忙瞥了一眼
试卷上的名字， 失声叫出来：“花美丽， 你果然是花美
丽！ ”花美丽不回头，径直往外走。 监考老师继续喊她：
“花美丽，你是我初中同学花美丽吧？ ”花美丽一着急
不知为什么说了句英文“NO”便落荒而逃，一路低头
匆匆走向校园门口，突然一个话筒杵到她面前，吓了她
一跳。 抬眼见是两个人，一个男记者扛着摄像机，一个
女记者拿着话筒采访她：“考生大姐您好，高考结束了，
我们想采访一下您。 ”花美丽有些错愕：“采访我干嘛
啊，我一普通人！ ”女记者：“您是一普通人，但您不是
一普通考生。 您如此高龄还勇敢地参加高考， 令人钦
佩，当然，也令人不解。 ”花美丽：“有什么不解的呀，有
个老大爷六十多了还参加高考，我跟他比还嫩着呢，你
们应该采访他去。 ”女记者：“已经采访过了，现在还想
采访一个中年妇女型的高考钉子户代表， 您是我们最
中意的人选。 ”

花美丽：“高考钉子户？ 我可不是！ 我就考了三年，
顶多算是高考困难户。”快步朝前走，想摆脱掉俩记者，
但俩记者步步紧跟。 女记者：“请问，您明年还考吗？ ”
花美丽：“嘿，我说记者妹妹啊，你是算准了我今年考不
上还是怎么地？ ”女记者：“我真心实意祝您金榜题名。
但万一您没考上，还考不考？ ”花美丽：“考。 不是它把
我烤糊了，就是我把它考中了！ ”女记者赞叹道：“有魄
力！什么时候您立下了这么大的志向？”花美丽：“我打
小啊，就比较上进……”话刚说了半句，她忽然意识到
自己的处境，又改了口：“对不起，我不能接受你们的采
访。 ”女记者：“请您再回答我一个问题，您为什么要屡
败屡战？ ”

花美丽：“记者妹妹，我得跟你唠叨一句。 ”女记者
兴奋地示意男记者开摄像机， 被花美丽用手按住：“就
别录了。 我也不是接受采访，就是给你解释一下，但别
给我播出去。 我高考的事儿还对我儿子和周围人保密
呢。 ”女记者：“好吧。 那您到底为什么参加高考？ ”男
记者偷偷打开了摄像机，花美丽没有察觉，继续滔滔不
绝：“我儿子学习成绩差，厌学，我老说他，一说他他就
顶我，因为我小时候学习成绩也是一穷二白，他埋怨我
身上笨的基因都传给他了。 你觉得我笨吗？ ”

女记者：“不笨。 ”花美丽：“我也觉得我不笨。我就
偷偷自学，找人学，我要做个样儿给我儿子看。你说我要
是考上清华、北大，我儿子他不就有学习的榜样和动力
了吗！ ” 女记者：“大姐， 那您的理想就是考清华和北
大？ ”花美丽：“如果我的户口在北京，以我目前的学习
进步速度，考个五年六年的，清华、北大也不是梦；但我
是东北户口，想考到清华、北大，门儿都没有。所以，能考
上一本，就是我的理想。我还是比较有自知之明的！”这
时琼斯驾驶着车“唰”地驶过来，说：“花姐，你要还不
麻利地走，我就一人颠儿了！你腿儿着回北京吧。”说着
加大油门，不像是开玩笑。花美丽赶紧上车，还不忘回头
叮嘱女记者：“我这段可千万别播啊！ 咱们可是有口头
约定的！ ”

琼斯驾车风驰电掣地行驶在路上。 花美丽心疼自
己的车：“慢点儿！安全第一！什么事儿啊你这么把我的
车不当车开？ ”琼斯：“我嫂子又要跟我哥离婚。 ”花美
丽：“认识你三年，光听你嚷嚷他们要离婚就有两三次！
都离滑轮儿了吧？ ”琼斯：“以前是喊狼来了，这一次狼
是真的来了。 ”花美丽：“那你二哥、你和你嫂子谁是狼
谁是羊啊？ ”琼斯：“要我哥是狼我还用这么急着回去
吗？！ ”花美丽感叹地脱口而出：“你哥跟你这么南辕北
辙啊？ ”琼斯：“什么意思？ ”花美丽：“我是说，同是亲
生兄妹，他就没点你身上的狼劲儿吗？”琼斯听着别扭，
不乐意了：“花姐，你这话儿可把我给包进去了，我放下
手头所有工作，陪你来高考，平时也是风里来雨里去，
随叫随到，没想到在你心目中我还是头狼。 ”

花美丽对刘得意说：“你合同都打印出来了， 明摆着是
霸王合同嘛！ 只要高闯户口能弄来，别说霸王合同，你吃霸
王餐我都认了！”刘得意：“你有不签的权利。”花美丽：“我
没有。 生活没给我这权利。 ”说着就要签，签之前又停住：
“你啥时候办离婚？ ”刘得意：“明天上午。 ”花美丽：“那咱
下午办。 ”刘得意：“合同上写着时间双方商量。 ”花美丽：
“我这不跟你在商量吗？ ”刘得意：“为什么要这么急呢？ ”
花美丽：“办户口要三年！ 提早一天不是一天啊！ ”刘得意：
“时间排得太紧，容易让办证的人看出破绽。 ”花美丽：“一
看你就没经验，离婚和结婚是俩办公室，两套人马！ 互不沾
边儿。 ”刘得意看琼斯。 琼斯：“哥，你要充分了解花姐的心
情。 能早一天，她心里的石头就早落地一天。 ”
刘得意：“好吧。 那就赶早不赶晚！ ”双方开始签字。刘

得意忽然停住笔头：“慢着， 花美丽， 还有一件事必须搞清
楚。 ”花美丽紧张地看着刘得意，不知道他又要出什么幺蛾
子：“什么事儿？ ”刘得意：“那天晚上你眼里冒蓝光是怎么
回事？ 我虽然不迷信，但总觉得不吉利。 ”琼斯也看着花美
丽。 花美丽：“好吧，我承认，我用了美瞳！ ”琼斯揶揄花美
丽：“哟，花姐，那很外在啊。 ”花美丽：“琼斯，做女人要厚
道，你也有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 ”又问刘得意，“可以签了
吗？ ”花美丽和刘得意的名字签到了合同上。 两个鲜红的手
印按上了。 双方都长出了一口气。

晚上琼斯正准备休息，门铃响了，她趴猫眼上一看，见
是刘得意，急忙开门，刘得意抱着一个西瓜进屋。 琼斯：“哥
你怎么来了？ ”刘得意：“睡不着，来找你拉呱拉呱。 ”琼斯：
“都多晚了！ 睡得太晚了长皱纹！ ”刘得意：“兄妹情顶不上
两道皱纹？改天我给你买面膜！”琼斯接过西瓜，找西瓜刀一
切两半，又去拿了两把小勺，两人坐到沙发上，挖西瓜吃。 琼
斯：“哥，又有啥想不开的？ ”刘得意：“不知道哪儿不对，心
里老是发慌。 想当年我就是跟张铁娇结婚那天，也没这么慌
过。 ”

琼斯：“这倒让我松了口气。”刘得意：“我慌，你倒松了
口气？ ”琼斯：“你慌，说明你心虚；你心虚，说明你是个好
人。好人不管干什么都心虚。我一直琢磨着你能来跟我唠叨
唠叨，你要不来，我还真犯嘀咕。 ”刘得意：“我是在想，明
天，证一领就板上钉钉了。 今天晚上，是悬崖勒马的最后一
个机会。 ”琼斯紧张地问：“你要毁约？ ”刘得意：“不是，我
这是给你讲客观事实。 ”琼斯：“哥，你可不能往这上头想！
虽然证还没领， 但你跟花姐的合同可是已经白纸黑字了！
钱，你也花人家的钱了！ ”刘得意：“你哥我是重合同守信用
先进个人，人品不会那么次。 我只是想跟你说，我心里有点
小挣扎。 ”琼斯：“哥，一件事总有两面，你得这么想，因为
你，闯闯能够获得一个很好的上学机会，这是不是造福于他
人？ ”刘得意：“这倒是。 其实我的出发点也是这个，要单为
了几十万，我才不会费事巴力地干这事儿！ ”……

民政局的离婚办公室里， 两个鲜红的手印按上了———
刘得意和张铁娇在离婚证书上签字按手印。 牛芬芳看着他
们两个收起离婚证，很难过，叹息道：“不想看到你们，但你
们还是来了。 唉。 ”张铁娇看着牛芬芳的难过的样子觉得很
别扭：“是我们离婚， 又不是您离婚， 您别弄得比我们还难
过！ ”牛芬芳：“张铁娇同志，我是比你们难过，今天我到站
了。 ”张铁娇：“什么意思？ ”牛芬芳：“就是退休了的意思。
这是我最后一天上班。 我希望离婚证能少办一个是一个。 ”
刘得意和张铁娇愣住。 刘得意：“牛大姐， 祝您迎来新生
活。 ”张铁娇：“牛大姐，我真心跟您说，退休好。我现在恨不
得自己已经退休了！ 把这些糟心日子一笔勾销！ ”刘得意和
张铁娇办完手续走出了民政局。

牛芬芳中午在离婚办公室吃盒饭的时候， 看到一桌子
的离婚资料很烦。 她放下盒饭想着什么，忽然起身走出办公
室，去找局长。局长对牛芬芳很客气：“牛大姐，请坐。”牛芬
芳：“局长，我今天就要退休了。”局长：“知道。牛大姐，你是
民政系统的老模范了，兢兢业业做了不少工作。 退休了正好
享受一下生活。 ”牛芬芳：“局长，我从没向领导开过口，但
这最后一天我有个请求。 ”局长眉头略皱：“有困难就说，我
们尽量给你解决。 ”牛芬芳：“我希望在我工作期间，最后经
手办的一个证能是个结婚证。 ”局长倒愣住，没想到是这么
个要求：“为什么想办个结婚证？”牛芬芳：“局长，结婚证代
表着圆满，代表着喜庆，如果让我最后办一个结婚证，我觉
得也能代表我在这个工作岗位上的圆满和喜庆， 我心里能
亮亮堂堂地退休， 希望领导能满足一个老民政工作者的愿
望。 ”
局长一拍桌子：“牛芬芳同志，好啊！一般的人退休的时

候，不是来要求这个，就是来要求那个，没有人最后要求的
是工作上的事情。 你带了一个好头，我完全同意，下午，你就
到结婚办公室坐镇，一定要把今天的最后一个结婚证，交到
你手上来办！ 牛芬芳同志， 你让我感觉到了民政工作的芬
芳！ ”

花美丽把车停在民政局附近的停车场里， 和刘得意坐
在车里商量：“可以了吧？”刘得意：“再等等。最好是最后一
个。 最后一个的时候， 都急着下班， 人家不会注意咱们长
相。”花美丽：“谁会注意你？”刘得意：“我上午刚从这里头
出来。 ”花美丽：“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结婚离婚是两套人
马。 上午给你办的人，下午没准都不在民政局。 ”刘得意：
“我倒不是怕这个。上午给我们办的那个牛大姐今天最后一
天上班，明天就退休了。 她不可能发现我，主要是我心虚。 ”
花美丽拉开车门：“别虚了，就差这一哆嗦了。 走吧。 ”
牛芬芳在结婚办公室里正襟危坐，时间已指向下班时间。

一工作人员过来提醒牛芬芳：“牛大姐，接下来是今天最后一
对，办完这对，您就光荣下班了。 ”牛芬芳点点头，竟有些紧
张，她盯着门口，准备以微笑迎接新人，但她的微笑刚一绽放
就僵在了脸上，因为从外边走进来的人是刘得意和花美丽。比
牛芬芳表情还要拧巴的是刘得意， 刘得意如被雷击， 浑身僵
住，他艰难地挤出一句话：“牛大姐……您怎么会在这里？ ”

节选自《美丽的契约》
宋方金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

单身的花美丽携子北漂京城打拼，她从卖麻辣烫一路杀到
美丽火锅城香飘一方，事业热辣上升，无奈儿子成绩总锦上添
“刺”。 为了儿子不再自卑，将来考上好大学，她决心牺牲自己，
以假结婚换北京户口，让儿子堂堂正正做北京人、考北京大学。
可是，一户难求，一婚更难求，在一次次堪称奇葩的相亲之后，
她遭遇了事业与感情双双失意的刘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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